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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天津北京 往 往 返 返 办 理 了 近 三 个 月 的
繁复赴台手 续。３月２９日 晚，我 从 香 港 乘 国




从那时起到２００５年 的 十 一 年 里，我 几 乎
每年都应邀到 台 湾 访 问 讲 学 或 演 出 作 品。在
朋友们的帮助下，我上至层峦叠嶂飞瀑流泉的













良师，有才情焕 然 侠 肠 义 胆 的 热 血 益 友，有 呼
朋引伴与我鼓歌相随的男女学子，有开怀共饮
与我逐风踏浪 的 老 少 游 伴。经 历 过 苦 难 与 荒
谬的年代，感受 过 人 性 泯 灭 人 情 冷 漠 的 我，在
走出人生低谷，迈 向 新 生 活 之 际，结 识 了 这 么
多铁骨柔情的朋友，体验了这么多真情实意的
关怀，乃我生命中一大转折。
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１日，天 津 日 报 发 表 了 记




岁开 始。那 年，我 还 不 满 四 十 六 岁。四 年 以
后，从发自台湾 的 这 封 邀 请 函 开 始，我 的 新 历
程应验了这位神秘记者的预言。
作为这一段生命新历程的心灵记录，我分





三首以台湾 民 歌 为 主 题 的 管 弦 乐 改 编 曲
《高山青》、《宜兰童谣》和《恒春 乡 愁》，加 上 一
首在台湾原住民歌曲基础 上 创 作 的 抒 情 诗 篇
《泰雅情歌》，是受陈澄雄团长之约，依照《炎黄
风情》的模式在１９９４到１９９５年完成的。１９９６
年一、二月间在台湾省立 交 响 乐 团 的《炎 黄 风
情》音乐会上，作为《燕赵 故 事》、《云 岭 素 描》、
《黄土悲欢》、《巴蜀山歌》、《江南雨丝》和《太行
春秋》六个组曲的补充曲目，以《台 乡 清 韵》之
名在台中中兴堂、基隆文化中心和台北中正纪
念堂音乐厅相继公演。
１９９７年，在 连 续 三 年 赴 台 访 问 之 后，我 又
创作了两首独立的管弦乐曲《安平怀古》和《鹿
港庙会》。这两首乐曲 和 前 四 首 一 起，在１９９７
年由麦家乐指 挥俄 罗 斯 佛 罗 内 斯 交 响 乐 团 演
奏，分别收录 在 香 港 雨 果 公 司 出 版 的《炎 黄 风





１９９９年，我 按 照 多 乐 章 交 响 音 乐 起 承 转
合的结构原则谋篇布局，重新组合已经完成的
这些乐章。依照 总 体 构 思，我 补 充 了《玉 山 日




这部由八个风 采 各 异 的乐 章 组 成 的 结 构 完 整
的《台湾音画》。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７日晚，在台北
爱乐管弦乐团 俞 冰 清 小姐 和 赖 文 福 先 生 的 倾
力协助和台湾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下，由美国








情同状景相结 合，本 土 化 同 国 际 化 相 结 合，民









第三、四、五、六 乐 章，依 快———慢———快
三部结构组成的以台湾民 间 音 乐 为 基 调 的 风
俗性乐曲，为第二部分“承”；




从１９９４年改 编《高 山 青》到２００６年 重 写
《恒春乡愁》，这部《台湾音 画》的 创 作 过 程，是
我对台湾的认识从模糊到逐步清晰的十二年；
是艺术上从描 绘 外 貌 形 态，到 展 现 情 感 意 趣，
直到深入风骨灵魂的十二年。无论或浅或深，












早就开车 到 雾 峰 接 我。我 们 车 经 草 屯、名 间、
水 里，穿 过 十 六 号 公 路 上 浓 密 枝 叶 的 樟 树 林







东埔国小校 园 不 大，全 校 师 生 仅 百 余 人，
但由于地处东埔温泉旅游区中心，又是从八通
关古道通往玉山主峰的必经之地，络绎不绝的







饭店的李秋 葵 老 板 在 一 个 用 黄 花 梨 树 根






一边如数家珍 地 向 我 讲述 着 这 里 的 神 奇 传 说
和山民的独特习俗。
驶过一段狭窄的山路，汽车在沙里仙邓氏




我问伍校 长 可 不 可 以 攀 登 峰 顶？他 的 回
答是否定的：玉 山 主 峰 四 面 都 是 峭 壁 危 崖，绝
壑深沟，夏季尚 且 险 象 环 生，到 冬 季 根 本 无 路
可行。伍校长生于斯，长于斯，他的父亲就是
三十年前在玉 山 山 顶 竖立 于 右 任 先 生 铜 像 的
向导。他的话不可不听。
从渔场下来，已近黄昏。一轮落日在山后











姓金，在台 北 体 育 学 院 上 大 学，趁 寒 假 回 乡 到














朋友乘台湾交响乐团谢北 光 先 生 的 休 旅 车 从









约五点钟，当窗 外 出 现 一 丝 光 亮，我 捏 手 捏 脚




缝中露出了深 紫 色 的 霞 光。当 这 深 紫 色 变 成
红色，再变成橙 色 的 时 候，那 灰 色 山 影 面 向 东
方的一面颜色也越变越白，如暗室中显影过程
般逐渐现出玉山主峰的积雪。终于，圆圆的太











２００１年９月，《台 湾 音 画》在 瑞 典 斯 德 哥
尔摩的 贝 华 德 音 乐 厅（Ｂｅｒｗａｌｄ　Ｈａｌｅｎ）演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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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市西面，为荷 兰 人 占 据 台 湾 时 期 所 建，故 又
名“红毛城”、“番 仔 城”，是 台 湾 最 早 的 城 堡。
１６６２年（清 康 熙 元 年），郑 成 功 率 军 逼 荷 兰 人
投降，接收该城，更名“安平”，并将指挥部从赤
嵌楼迁 移 至 此。１６６２年７月，郑 成 功 病 逝 于
城内。古堡中一 片 盘 曲 着 古 榕 枝 干 的 红 砖 残




松夫妇一起，到 这 里 凭 吊 民 族 英 雄，领 略 那 残
留在断壁上的悲壮豪气。
　　１６２４年，荷 兰 殖 民 主 义 者 用 炮 舰 轰 开 了
台湾岛的大门，同年在台南建热兰遮城。１６６１
年４月，明末将军郑成功率两万五千名大军在




并更名为安平 镇。他 和 他 的 后 代 在 这 里 施 行
开明新政，扩大土地垦殖，发展海上贸易，订立
科考制度，使台湾社会出现一派勃勃生机。为





来自郑成功的 家 乡 南 管 乐 谱《梅 花 操》那
清远冷傲的旋律，成了我表达对这位民族英雄
仰慕崇敬之情的主调。我 从《梅 花 操》里 抽 取
三个音，以不同力度的不断反复贯穿在这首恢
弘与悠远交织 的 乐 曲 里。这 里 有 斜 阳 草 树 的
感叹，也有金戈铁马的追念。长笛的浅唱与竖
琴 的 勾 点，丝 丝 入 扣 地 模 拟 着 洞 箫 古 琴 的 和
鸣，吟哦着怀古伤今的思绪。乐曲结尾，激越
亢奋的震天鼓 角 酣 畅 淋漓 地 折 射 着 三 百 多 年
前安平沙场的剑影刀光，悠长气息的宽广旋律




这个乐章承 接 着 第 一 乐 章 所 着 力 追 求 的
崇高美。
崇高美是艺术的极致，是脱胎于宗教文化
的 西 方 音 乐 所 具 有 的 一 种 宝 贵 的 美 学 品 质。
巴赫、贝多芬、布拉姆斯、瓦格纳的作品充满了
这种超然物外 的 崇 高 情 怀。巴 赫 可 以 把 民 间
舞曲提升到神 圣 的 境 界。瓦 格 纳 的 歌 剧 更 是
充满了令人肃立的崇高旋律。就连上世纪３０





中国传统音 乐 中 少 有 被 艺 术 升 华 了 的 人
性的崇高美。偏 好 雕 虫 小 技 的 弱 点 一 直 延 伸
到现在。当今许 多 国 人 的 音 乐 缺 乏 凛 凛 浩 然
之气，而喜欢玩弄“小伎俩”。在具体技术层面






上世纪八十 年 代，台 湾 文 学 进 入 大 陆，我
从琼瑶和三毛的作品中知道，台湾有一首叫做
《丢丢 铜》的，可 能 是 很 流 行 的 民 谣。琼 瑶 的
《豌豆花》中写到：“他摆酒宴请了每个村民，大
家都喝得醉醺醺，夜里一 个 个 搀 扶 着 大 唱《丢
丢铜》……”三毛在《倾城》里也提到过这首歌：
“眼看军人那一行行都 开 拔 了，我 的 朋 友 仍 然





１９９２年春，台 北 一 位 合 唱 指 挥 郭 孟 雍 先
生，通过北京交 响 乐 团 的 谭 利 华 先 生，约 大 陆





《丢 丢 铜》，也 称《丢 丢 铜 仔》，邓 丽 君 在
１９６８年前后发行过一张包括这首歌在内的闽
南语歌 曲 唱 片。它 最 初 表 现 的 是：二 百 多 年
前，山路上交通 不 便，宜 兰 的 伐 木 者 为 了 从 北
部山区运送木材到台北盆地，便将木材绑成木
排，放在河 里 顺 水 西 行。在 步 行 回 家 的 路 上，
他们边走边 唱，唱 成 了 这 首 歌。歌 中 的“丢 丢
铜”是闽南语的像声词，模 拟 他 们 经 过 的 山 洞
里滴水落地的声音。后来，火车通到宜兰，运
送木材再也 不 必 历 经 河 道 的 急 流 险 滩 了。这
首歌遂在流传 中 改 成 了一 首 表 现 孩 子 们 迎 接
火车进山 的 的 欢 快 歌 曲———“火 车 行 到 伊 都，
阿妹伊都丢，哎呦磅空内。磅空的水伊都，丢
丢铜仔伊 都，阿 末 伊 都……”。歌 词 虽 然 完 全
改过，但那“丢丢铜”的像声词却被当做无确切
含义的诙谐衬 字 保 存 下 来。当 时 运 送 木 材 的
小 火 车，现 在 保 存 在 宜 兰 罗 东 的 林 业 文 化 园
区。
我依据歌谱 所 示 的 轻 快 旋 律 和 这 段 文 字
介绍，编成了一 首 小 型 管 弦 乐 曲，由 谭 利 华 指
















海合作。那时，对 我 来 说，“台 湾”不 仅 是 一 个
遥远的地理概念，更是一个不同社会制度和意
识形态的政治概念。而我依据歌谱配器的《丢
丢铜》以及这张唱片的 其 他 台 湾 歌 曲，无 论 歌
词和旋律，也都是那样陌生。两岸隔绝了四十
年，我们这一代大陆人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
年代，只知道一 首 被 此 间 重 新 填 词，将 民 谣 改
头换面为政治歌曲的《我爱我的台湾》。“兄弟
呀，姐妹呀，不能再等待……”不过是大陆和台
湾之间国共两 党 相 互 妖 魔 化 的 宣 传 品。除 此
以外，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台湾的民谣究竟是什
么样子。





满蓬勃活力的电子琴 曲《丢 丢 铜》。这 是 我 第













这首精致的合 唱 曲 以 男声 的 固 定 节 奏 衬 字 模
拟火车车轮的转动，以童声的小二度和音模拟
汽笛的啸叫，十分生动有趣。











发挥了西方管 弦 乐 在 声部 组 织 和 音 响 色 彩 方
面的优势。我沿用了《炎 黄 风 情》“黑 白 分 明，
拒绝灰色”的艺术原则：在 同 时 使 用 东 西 方 两
种 音 乐 元 素 的 时 候，要 保 持 各 自 的 特 色 和 优
势，黑是黑，白是白，不要涂成灰色。中国的旋
律就要“原汁原味”，西方的形 式 就 要“洋 腔 洋
调”。既不能为了迁就西方音乐的结构而用模
进、分 裂 之 类 的 手 法 破 坏 民 歌 旋 律 的 完 美 韵
律，也不能顺应中国传统的旋律而以过度装饰
的声腔细节 破 坏 西 方 音 乐 的 严 密 结 构。东 西







人客家人到这 里 垦 荒 种 田 传 宗 接 代。那 一 次
大规模移民，在民间称为“唐山过台湾”。这些
背井离乡的士兵和农民时常站在半岛南端，隔




















嗓音演唱的这首《思 想 起》，情 深 意 切，催 人 泪
下。１９６７年 夏 天，音 乐 家 许 常 惠 先 生 他 的 田
野调查笔记中，记录了他第一次见到这位民间
歌 手 的 情 景：“一 把 月 琴 挂 在 墙 壁 上，这 便 是
‘红目达仔’的全部财产。在黑暗中，贫困和孤
独陪伴着他。然而当他拿起月琴，随着发出那
悲啼似的歌声……我 感 到 这 个 被 现 代 都 市 人
们忘却了的世界，是多么真实、纯朴而感伤。”
此后，在台湾本 土 民 谣 运 动 的 推 动 下，陈 达 和
这首《思 想 起》一 起，走 进 了 都 市 音 乐 圈 的 视
野，录制了唱片，参加了演唱会，入驻了他并不
习惯的咖啡馆演出场地，还把这首歌作为间奏
音乐进入了林怀民的 舞 剧《薪 传》。随 着 这 首
亦称“恒春调”的歌曲的远播，台湾南端的这个
半岛的名字也迅速传遍海外。
罗大佑曾经在 他 的《昨 日 遗 书》中 称 陈 达
是“真正的传奇”。台湾民谣学者简尚仁则说：
“他天生注定是个悲观人物。”
从默默无闻 到 蜚 声 乐 坛 的 陈 达 并 没 有 一
个辉煌的余生，他 于７５岁 时 在 精 神 病 状 态 下
悲剧性地死于一次交 通 意 外。《思 想 起》成 了
他的绝唱，如《安魂曲》之于 莫 扎 特，《悲 怆》之
于柴可夫 斯 基，《广 陵 散》之 于 嵇 康，《二 泉 映
月》之 于 阿 炳。林 清 玄 说：“在 碰 撞 的 那 一 刹
那，台湾民谣界 的 瑰 宝 被 撞 碎，陈 达 优 美 的 月




释怀的心 结。罗 大 佑 在 他 的《恋 曲１９３９》里，
以日本口语和这首歌名作为符号，勾画了台湾
百年历 史：“千 千 万 万 心 内 的 话 因 为 我 爱 你，
‘莎哟哪拉’变成难忘的《思想起》”。１９８９年，





演魏德圣还把他的电影《海角七 号》的 悲 情 故
事发生地选择在诞生了《思想起》的恒春。
１９９６年２月 下 旬，由 台 湾 省 交 主 办 的 国
际华人音乐学术研讨会，在我心仪已久的恒春
半岛召开。２月２６日，我 到 高 雄 机 场 接 其 他
大陆代表。转天 早 上 便 同 大 家 一 起 坐 省 交 的
大轿车出发到恒春。沿着笔直的屏鹅公路，隐
约的涛声逐渐 清 晰。当 太 平 洋 的 万 顷 碧 波 豁






家公园。这里 西 邻 台 湾 海 峡，南 濒 巴 士 海 峡，
东面是深邃湛 蓝 一 望 无 际 的 太 平 洋。我 们 在
“白沙湾”那温润如玉的海边合影留念，在山顶
小亭听省交的罗嘉琳小姐 兴 致 勃 勃 描 述 这 里
的穿越山谷隘口的“落山风”。路上，一位鬓发
花白的台湾与会代表无限 感 伤 地 为 我 们 追 叙
着这里的沧桑往事———蛮荒时代的番山猎头，
漳泉商人的艰 难 拓 荒，荷 兰 军 队 的 屠 杀 番 社，
日本殖民者的烧山灭族……几百年间，这里轮




弦乐拨奏不断反复的固定 音 型 模 拟 月 琴 的 单
调伴奏，完成了这首如泣 如 诉 的 弦 乐 合 奏《恒
春乡愁》。
２００６年，弦 乐 出 身 的 台 湾 乐 界 挚 友 阿 镗
来 信，认 为 这 首 乐 曲 局 限 于 对 原 始 民 歌 的 模
仿，刻意追求形似而欠内敛深刻，建议我“推翻
重写”。我接受 他 的 直 率 建 议，依 照 自 己 几 年
来对这首民谣逐步深入的理解，删去了模拟月
琴的不断反复的大段拨奏音型，创作了两段深
沉伤感的卡农 式 乐 段，分 别 作 为 引 子 和 尾 声，
并重新调整了全曲结构，从而大大提升了它的
人文品 格。２００８年４月４日，由 阿 镗 指 挥 厦
门爱乐乐团首演。这个新版本的《恒春乡愁》，















黄安伦和陈其 钢 三 位 教授 和 第 三 届 中 国 作 曲
家研讨会全体代表乘坐旅游巴士，从充满阿美
族情趣的花莲亚士都饭店出发，沿苏花公路和















台湾原 住 民 对 音 律、节 奏 有 着 天 然 的 敏
感。可以说，音乐是原住民的灵魂，是回响在
高山大海的天籁。世代相传的原住民音乐，是
世界传统音乐 宝 库 中 独 具 特 色 的 珍 品。它 兼
具海岛音乐与山地音乐的特点，并且在现代文
明的包围中保 存 了 淳 厚 朴 拙 的 传 统。他 们 在
同高山大海相依相和，同生灵万物共生共存的




早在１９４０年，日 本 学 者 黑 泽 隆 朝 就 向 联
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关 于 台 湾 布 农 族 祈 祷
小米丰收的“八部和 音”的 考 察 报 告。这 首 在
小米收获季节由布农族男 子 围 成 圆 圈 以 不 断
半音上移的八部和音的无词歌曲，引起了各国
文化学 者 的 关 注。１９９６年，在 美 国 亚 特 兰 大
举行的奥运会上，阿美族歌手郭英男夫妇再一
次以凄美动人的原住民歌曲———酒歌，通过电
视转播撼动了 全 世 界 亿 万 观 众。至 于 那 首 由
邓禹平作词，香港导演张 彻 编 曲 的 电 影《阿 里
山风云》主题歌《高山青》，有 一 半 旋 律 来 自 一




年男女是自由 恋 爱 择 偶。泰 雅 男 子 往 往 以 吹
奏“鲁布“（口弦）向女子表示爱慕，女子如愿相
许，则接过口弦回奏一曲。在路上相遇，男子






十六阙诗歌记 录 了 泰 雅 文 化 中 鲸 面、纹 身、祭
祀、编织、渔 猎 的 真 实 情 景。其 中 有 一 首《鲁












由木管、弦乐 和 竖 琴 演 奏 的 这 首《泰 雅 情
歌》清新淡 雅，柔 情 似 水。我 借 用 印 象 派 音 乐
















１９９５年２月８日，在 作 曲 研 习 营 的 教 学
空隙，交响乐团的罗嘉琳小姐带我和来自台湾
各地的研习生，到鹿港参加民间庙会活动。
台湾有 所 谓“一 府 二 鹿 三 艋 舺”的 说 法，
“二鹿”指的就是鹿港。鹿港隶属彰化县，在荷












唯一奉祀湄洲 祖 庙 开 基 圣 母 神 像 的 庙 宇。庙
前的广场 上，有 一 座 巨 大 牌 坊，内 有 山 门、龙
柱、石壁和石楣，展 现 着 以 历 史 故 事 为 背 景 的
精美雕刻。由这 里 封 灵 分 香 在 台 湾 各 地 的 妈
祖庙有北港朝天宫、麦寮拱范宫、朴子配天宫、
大肚永和宫、土库顺天宫、台西安海宫等，信徒
遍布台湾各个 角 落，终 年 香 客 络 绎 不 绝，每 逢
农 历 一 月 至 三 月 间 的 进 香 旺 季，更 是 人 潮 汹
涌。我们到鹿港这天，正值正月初九，按当地
“初九天公生”的传统习俗，要在行三跪九叩大














到了天后宫 的 门 口，远 远 就 听 到 了 与“南
管”完全不同风格的室外音乐。两班乐手正在






由双簧管、单簧 管 和 小 号 叠 奏 的 高 亢 吹 腔，模
拟着迎神的唢呐；由铜管和锣鼓轮替的的火爆
节奏，把节日的喜庆一层层推到高潮。
慢板部分的 旋 律 来 自 那 拨 歌 仔 戏 乐 队 的
一首 小 曲。他 们 说，这 个 曲 子 名 叫《农 村 酒










泉州移民的群 居 地。香 火 最 旺 的 龙 山 寺 有 五
座，分别设在淡水、艋舺、台南、凤山和鹿港。
据１９８６年出 土 的“龙 山 寺 开 山 纯 真 达 公
塔”古碑记载，鹿港龙山寺初建于崇祯十五年，
是台湾最早的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佛教寺庙。






下了这一届作曲研习营的两岸师 生“全 家 福”
合影。
傍晚时分，我们踏着落日的余辉离开龙山
寺。清越悠扬的 钟 声 带 着 雄 浑 苍 莽 的 共 鸣 结
束了一天的喧嚣。





听众走进 宁 静。非 宁 静 无 以 致 远。只 有 在 宁
静中，我们才能参悟生命轮回，寻找灵魂归宿。





在中国大陆，我 们 这 一 代 在 青 少 年 时 期，
接受的是排斥一切宗教的无神论教育，因此对
“宣扬迷信”的圣经、佛经与易经，都避之不及。
直到上世纪８０年 代 以 后，才 能 光 明 正 大 地 进




佛教》———陆 续 进 入 大 陆 读 者 的 视 界。１９９４
年我第一次到台湾，挚友高信疆先生送给我的
第一本书，就是由他编辑整理的证严法师那以
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 的《静 思 语》。在 台 北 罗
斯福路高信疆的办公室，在董阳孜女士书写的
“有容乃大，无欲则刚”的 刚 劲 草 书 前，我 第 一
次静心阅读《静思语》中 的 格 言 警 句。在 这 个





苏东坡而不再是外来宗 教，管 弦 乐 因 有《炎 黄











每一位过客都能在有限的 人 生 福 慧 圆 满 地 生
活在佛光普照的日月山水之间。
第八章　达邦节日
２月１５日，是 台 湾 邹 族 原 住 民 祭 典 的 日
子。１９９６年 的 这 一 天，我 在 阿 里 山 的 达 邦 社
同那里的邹族同胞共度了 这 个 在 邹 语 中 称 为
“玛雅斯比”（ｍａｙａｓｖｉ）的传统节日。
早上，我随东埔国小伍校长驱车到达位于
阿里山南麓的 达 邦 社 区。这 里 是 邹 族 的 文 化
中心，“玛 雅 斯 比”每 年 在 达 邦 村 的 两 大 社
区———达邦和特富野轮流举行。
祭典沿未开始，达邦的中央空场已经被前
来观光的游客 围 得 水 泄 不 通。我 在 熙 熙 攘 攘
的人群里见到了十八天前 在 台 北 刚 刚 结 识 的
台湾音乐学家周纯一，此刻我俩在这偏僻的阿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已忘记了我是以作 曲 家 的 身 份 从 远 方 到 这 里
“采风”的。
①　１９９４年３月，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在花莲举办第三届中国作曲家研讨会；１９９６年２月，在垦丁举办国际华裔音乐学术研讨会。





歌舞间歇，同 几 位 老 少 红 仕 闲 聊，方 知 参











灵魂在天地 间 自 由 表 达 的 美 好 感 受。这 种 纵
情奔放忘乎所以的美好感受，对一向端肃矜持






了想象，用逻辑 取 代 了 直 觉，用 技 巧 湮 没 了 灵




些大部分不知 艺 术 为 可物 的 山 民 却 以 他 们 的
虔诚和放达领略了艺术的真谛。
尾声
《台湾音画》是 两 岸 音 乐 家 密 切 合 作 的 艺
术结晶，是台湾文化团体和艺术家推动民族音
乐创作的重要成果。
２００５年，台 湾 交 响 乐 团 成 立６０周 年，我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２０１３年７月，来 自 台 北、高 雄、台 中 以 及
维也纳的交响乐团优秀乐手，加上台湾部分高
校管弦教授，组成台湾顶级乐团，在台中“国台
交”音 乐 厅，在 匈 牙 利 指 挥 家 汤 玛 斯·盖 尔
（Ｔａｍａｓ　Ｇａｌ）指挥下，由台湾优秀声像团队 以
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录制《台湾 音 画》数 字 唱
片和视盘。同时，筹备多年的以《台湾音画》创
作过程为线索，以《台湾音画》人文历史为背景
的大型艺术 纪 录 片 也 在 鹿 港 天 后 宫 开 机。这
一张唱片、一套视盘、一本图文、一册总谱、一





（上接第３１页）中 令 人 无 限 向 往 的 人 间 仙 境。





都力图在我国民族文化传 统 的 重 塑 中 注 入 当
代人的世界观、人 生 观 和 价 值 观，并 且 展 露 出
新时代环境下 华 夏 民 族 的 觉 醒 意 识。这 对 我
国当代文化与社会的发展 均 具 有 里 程 碑 式 的
意义。在新时期我国政治、社会、思想等领域
全面复苏的时 代 背 景 下，反 思 自 身，展 望 未 来
是有识之士的共鸣。“西北风”由此形成，并迅
速蹿红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参考文献：
［１］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：《中国音乐词典》，人民
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版。
［２］《音乐欣赏手册》：上海音乐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０月版。
［３］梁茂春：《中国当代音乐（一九四九———一九八九）》，
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。
［４］周国平：《周国平文集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
月版。
［５］汪毓和：《中国现代音乐史纲》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
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版。
［６］洪子诚：《中国当代文学史（修订版）》，北京大学出版
社２０１１年７月版。
［７］崔健、周国平：《自由风格———周国平对话崔健》，湖
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１月版。
８３
天津音乐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３期
